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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朝鲜前期景福宫建筑

样式和意义的研究
[ 韩 ] 李康根

内容提要  朝鲜时代前期不仅是政权的交替期，也是统治阶层主导思想从佛教

到儒教的过渡期。这个时期，儒家官人势力不仅推动了政治和主导思想的变化，

还将儒家的天命观、自然观等理念加以理论化的图形化后应用到建筑布局中，使

景福宫的建筑布局蕴藏了《周礼》的内涵。本文即以朝鲜时代新建景福宫的建筑

布局、勤政殿月台栏杆的石兽分布以及文昭殿的布局形式为讨论核心，对朝鲜时

代前期宫阙和原庙的建筑形式的形成过程所包含的文化史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

关键词  景福宫  图说  阴阳五行  四神  十二支像

一  绪论

朝鲜时代前半期建造的建筑中，一直留存至今的例子并不多见，即便是在长期作为朝鲜王朝都

城的汉阳，也只有崇礼门而已，其他各地方行政中心所建的官衙或香桥都不是朝鲜时期留存下来的

建筑，只有建在山上的部分佛教寺院得以留存。通过对这些寺院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木

造建筑的结构、装饰、功能以及空间结构等。

但可惜的是，留存至今的佛教建筑数量也并不多，只有庆尚北道安东凤停寺大雄殿、全罗南道

康津无为寺极乐殿、忠清南道瑞山开心寺大雄殿、洪城高山寺大雄殿以及江原道平昌五台山中台寂灭

宝宫等。而相关文献记录也只有在实地调查中得以确认的上梁墨书而已，并没有其他相关的寺中记

或官撰史书等资料。因此，要想研究朝鲜前期建筑与高丽末期和朝鲜后期建筑的关系和样式变化，

仅仅依靠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而要想深入探讨大雄殿与极乐殿风格的差异，或是该时期各寺庙

所依经典中蕴含的佛教美术内涵，更是不可能之事。

那么，若要研究朝鲜前期的建筑样式和意义，我们该从什么样的建筑入手呢？如果是研究佛教

建筑，我们可以结合宗派或信仰内容来分析伽蓝的分布和殿阁结构，但即使如此，要从现存的伽蓝

资料中提取朝鲜前期建筑的形成过程或各发展阶段的资料也并非易事，虽然也有个别寺院可以成为

很好的研究对象。例如京畿道杨州桧岩寺址，建于朝鲜前期，后来因战争而被掩埋，在朝鲜后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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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得到修复，而在最近的发掘调查中其伽蓝全貌得以呈现，同时还有关于该寺庙的文献资料作依

据，如李 《牧隐集》等，所以可以成为很好的研究对象。又如朝鲜前期由王室主导新建或重建的首

尔真观寺、江原道五台山上院寺、京畿道正因寺、京畿道奉先寺等，有权近和金守温的记文可作为相关

参考资料。通过这些资料，不仅可以对伽蓝的布局和殿阁结构进行分析探讨，而且这些寺庙都具备

举行国幸水陆斋仪式的设施，因此虽然他们并非当时的建筑原型，但却可以找出朝鲜前期寺庙建筑

的共同点，而且还可以对水陆斋仪式所蕴涵的宗教意义与伽蓝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可惜的

是，除了几个寺庙外，我们很难具体把握伽蓝内愿堂的位置和分布格局，即便他们曾是王室的愿刹。

基于以上原因，本论文将把寺院建筑列在研究范围之外，仅以朝鲜时代前半期的景福宫为中

心，就佛儒教交替期的思想如何体现在建筑形式上进行分析探讨。宫阙、原庙、真殿等王室建筑的资

料不仅可在实录和地理志中查到，而且在五礼仪等礼书的图说中也有记载，因此要了解其建筑形式

和其中的含义则要相对简单。

景福宫虽然没有图说资料留存，但因为实录上有相关的新建期记录，所以不仅可以以此为依据

画出当时的分布图，同时，学者郑道传也留下许多关于殿阁命名及其含义的文献资料，因此，我们

可以通过这些资料来把握其分布形式的原理和意义。不仅如此，权近所著《入学图说》还将古典著作

中所蕴涵的思想用平面图的形式展开说明，用视觉的方式告诉我们，王权政治思想在儒学家眼中是

如何体现在宫阙建筑上的。开京满月台的高丽正宫体现了佛教思想且包含信仰的内涵，而与此相对

应的是，汉阳的朝鲜正宫景福宫却体现了中国古籍中的儒家王权理想。另外，景福宫的正殿勤政殿

月台台阶两侧刻有石兽，栏杆柱子上依照方位刻了四神像和十二支像，而在过去，四神像仅仅出现

在高句丽石墓室内四壁，十二支像则刻在新罗王陵护石和佛塔基坛上。那么在朝鲜时期，宫殿栏杆

上为什么要刻四神像和十二支像呢？这些像为何能够出现在象征王权的空间里呢？

此外，景福宫东北部的文昭殿是世宗为了将太祖真殿文昭殿（昌德宫北部）与太宗原庙广孝殿合

并，以便在同一处合祀而在景福宫内修建的殿阁，最初的修建目的便是为了统合宫阙外的两个真

殿，于是便以高丽王宫内部的景灵殿为模型修建。高丽景灵殿是供奉太祖与直系四祖御真的真殿，

有五个龛室，前方有拜殿，而与景灵殿不同的是，文昭殿则像《国朝五礼序例》中的“文昭殿图”一

样，修建成前庙后寝的形式。在研究佛教与儒教过渡时期的复杂形式是如何体现在朝鲜前期建筑形

式上时，文昭殿也是重要资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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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景福宫的布局与意义

（一）新建景福宫的布局与殿阁结构

本文对景福宫修建当时布局的分析探讨主要是以推测分布图〔图一：1、2、3〕为依据
‹1›
，这些图

是学者根据朝鲜王朝实录绘制的，《太祖实录》太祖四年（1395）九月二十九日的记录详细记述了景

福宫修建时的规模和布局，以及各建筑的功能
‹2›

 。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得知，燕寝、东小寝、西

小寝、报平厅等内殿建筑与正殿、东西角楼、东西楼库等都用行廊围起来，或是用穿廊连接起来。此

外，正殿前南行廊上有殿门，前方有午门（南门，景福宫坐向为壬坐丙向），午门两侧有月华门（西

门）和日华门（东门）〔图二〕 。

以上资料不仅对正殿、偏殿（报平厅）、寝殿（燕寝、东小寝、西小寝）等城廓的建筑规模（但是仅记

录了正面间数）进行了详细记述，而且对正殿夹层基坛（上、下层越台）的宽度和高度，以及宫殿朝庭

的宽度等也有详细记录，许多学者依据这些资料绘制出了推测图。但正如前面所提，上面的资料

中，仅仅记录了建筑和行廊的正面间数，对于侧面间数则没有说明，对各间房屋的大小也未提及，

同时也让人无法明确何处为穿廊。这些不足导致推测图的精确度受到影响。

同时，除了正殿、偏殿、寝殿这些核心部分以外，关于宫内其他设施的规模、位置、功能等的资料

均无法查阅到，记录仅提到厨房、灯烛引者房、尚衣院、两殿司甕房、尚书司、承旨房、内侍茶房等辅助

宫廷生活的设施与敬兴府、中枢府、三军府、东西楼库等加起来一共有390余间，城墙是后来建筑的，

东门、西门、南门的名称分别为建春、迎秋、光化
‹3›
。 光化门规格为三间，高两层，城门悬挂钟和鼓，主

‹1› 参考［日］杉山信三：《韩国の中世建筑 》的两幅图（图1－1，图1－2），东京：相模书房，1984年；［韩］金东旭：《朝鲜初

期修建景福宫的空间结构与高丽宫阙的关系》（图1－3），《建筑历史研究》 第15辑，1998年6月。

‹2› 《太祖实录》太祖四年（1395）九月二十九月（庚申）：“新宫燕寝七间，东西耳房各二间，北穿廊七间，北行廊二十五间，

东隅有连排三间，西隅有连排楼五间，南穿廊五间。东小寝三间，穿廊七间，接于燕寝之南穿廊；又穿廊五间，接于燕寝之东行

廊；西小寝三间，穿廊七间，接于燕寝之南穿廊；又穿廊五间，接于燕寝之西行廊。报平厅五间，视事之所在。燕寝之南，东、

西耳房各一间，南穿廊七间，东穿廊十五间，始自南穿廊第五间，接于东行廊。西穿廊十五间，亦起南穿廊第五间，接于西行

廊。自燕寝北行廊东隅，止于正殿北行廊之东隅，二十三间为东行廊，自西楼止。正殿北行廊之西隅，二十间为西行廊。以上为

内殿。正殿五间，受朝之所，在报平厅之南，有上下层越台，入深五十尺，广一百十二尺五寸。东西北阶，广各十五尺，上层阶

高四尺，石桥五级；中阶四面，广各十五尺；下层阶高四尺，石桥五级。北行廊二十九间穿廊五间，起自北行廊接于正殿之北，

水剌间四间，东楼三间，有上下层。其北行廊十九间接于正殿之北行廊东隅，与内东廊连；其南九间接于正殿之北行廊西隅，与

内西廊连，其南九间接于殿门之西角楼。殿庭广东西各八十尺、南一百七十八尺、北四十三尺。殿门三间，在殿之南，左右行廊各

十一间，东西角楼各二间。午门三间，在殿门之南，东西行廊各十七间，水阁三间。庭中有石桥、御沟，水所流处也。门之左右行

廊各十七间，东西角楼各二间。东门曰日华，西曰月华。其与厨房、灯烛引者房、尙衣院、兩殿司饔房、尙书司、承旨房、内侍茶房、敬

兴府、中枢府、三军府、东西楼库之类，总三百九十余间也。后筑城墙，东门曰建春，西曰迎秋，南曰光化，门楼三间，有上下层，

楼上悬钟鼓以限晨夕警中严。门南左右，分列议政府、三军府、六曹、司宪府等各司公廨。”（按，间隔为编者所改动）

‹3› 这里只是提及后来修建了城墙以及东西南三门的名称，但并未提及具体的时间，此记录时间为世宗八年十月丙戌日（参考

《世宗实录》该日期的记录），由此可推断，最初修建城墙的时间为太祖七年，但给城门命名的时间应该是修建完工3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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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新建景福宫推测分布图

要是起到告知人们清晨和夜晚的作用，光化门南

部有议政府、三军府、六曹、司宪府等各司官厅。

（二）中心城廓的布局形式与意义

1.  布局形式

首先从推测分布图来看，宫殿由回廊围起，

由三个中庭组成，南北中心轴（壬坐丙向）上前后

分布着正门、锦川桥、勤政门、勤政殿、思政殿、康

宁殿等，最前方的正门与勤政门之间的中庭有锦

川桥，勤政门与北行廊之间的中庭则有正殿勤政

殿，最后的中庭则被划为内殿的报平殿（思政殿）

和寝殿（燕寝康宁殿与东西小寝延生殿和庆成殿）等。

那么这种前后中庭延续分布的形式的起源又是什么呢？郑道传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其起源，但其

给宫阙和宫殿的命名都是借用了中国古籍中的含义，而且从以《周礼》“六官制”为基础而著述的《朝

鲜经国典》来看，这与《周礼·考工记》“匠人”的宫城规划中三门与前朝后寝的规制有一定联系。这

里的三门指的是庙门、应门和路门，庙门内部大廷称为外朝，左右两侧的宗庙和司职并列组成城墙

〔图二〕 《中庙朝书筵官赐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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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宫殿区。应门内为内朝，路门内为寝宫，内朝和寝宫组成宫城区，和宫殿区合在一起便形成宫

廷区整体。路门“位于内部，为居住之处”，应门“位于外部，为朝会之地”，从这些表述方式来看，

朝会称为“朝”，居住称为“寝”，这应该就是在对前朝后寝的制度进行说明
‹1›

 。 

那么，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解析景福宫修建时的布局形式，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从前面引

用的九月二十九日的记录我们可以得知，景福宫由内殿、正殿、寝殿、城墙，以及城墙南部五个部分

组成。这里的燕寝和东西小寝相当于《周礼》中的“寝”，而接受朝会的正殿则与《周礼》的“朝”相当，

即应和了前朝后寝的布局形式。但记录并没有提及连接寝殿区域的路门，也没有将时事之所报平殿

列入正殿区域，而是将其划为内殿区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因此，我们很难说景福宫

的内殿区域完全与《周礼》的“朝”与“寝”相对应
‹2›
。  

同时，正殿南部殿门的南向还有一个午门，对于殿门与午门之间的中庭是否应该划入治朝领

域，记录并没有明确说明，不过从将应门定义为城墙区正门这点来看，午门即为应门，而午门至正

殿北行廊的空间则可以划为治朝区域，正殿北行廊至燕寝北行廊为燕朝区域，因此，我们虽然可以

以《周礼》“匠人营国”条中的王城规划原理为基础来解析修建景福宫的布局形式，但景福宫的布局形

式也有其自身明显的特点。

但景福宫修建后不久，午门外城墙外围便有了东门、西门和南门，城墙南门外有议政府、三军

府、六曹、司宪府等官厅分布。贺业钜将城墙区外大廷看作外朝，他认为这里是举行宗庙仪式的场所

之一，也是处理狱事和讼事以及颁布法令的地方，同时还是朝士执法的地方。根据他的意见，景福

宫外朝应为城墙南门之外区域，那么这种情况下，城墙内午门外的诸多官舍又该如何划分呢？如果

从区域上看，它们位于城墙内，应称为治朝，但从功能上看，它们属于官厅，因此应该划为外朝，

贺业钜参考了《周礼》的规定，并结合“匠人”的规划蓝图绘制了“城墙规划想象图”，其中，中心城廓

左右分布着“匠人营国”条中并未言及的官府次舍，可为我们提供参考〔图三〕 
‹3›
。  

在上面的九月二十九日的记录中，并未出现燕朝、治朝、外朝、庙门、应门以及路门等用语，因此

我们不能将《周礼》的宫阙分布信息完全套用在景福宫上
‹4›
，但也不能说朝鲜开国势力对古代宫阙的

‹1› 对于《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的分析部分参考了以下著述，贺业钜（Un Jung－sook译）：《中国都城制度理论——周

礼考工记的都城制度》页111－131，首尔：以会文化社，1995年。

‹2›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参考了以下文献，该研究认为“宫阙是为了举行各种典礼和仪式以及服务日常生活的地方”。

Cho Jae－Mo·Kyoung Se－Jin： 《透过阖门看朝鲜时期宫阙的内外概念》，《韩国建筑历史学会春季学术大会发表论文集》，2010年5

月；Cho Jae－Mo： 《朝鲜时期宫阙的仪式举行与建筑样式》，首尔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3› 《中国都城制度理论·周礼考工记的都城制度》页135－150，著者在《周礼》“冬官考工记”的“匠人营国”条中并未提及朝

寝以外的官府次舍，在《周礼》通篇中用“官府”与“舍”来指称常住宫中的职官的办公之处，而不常住宫中的人员使用的地方则叫做

“次”。

‹4› 对于用“三门三朝”来解释修建景福宫的布局形式会产生的问题，本文参考了以下文献，金东旭：《对景福宫建筑布局的

“三门三朝”之说产生的疑问》，《建筑历史研究》，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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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完全与《周礼》的王城规划无关。作为一种理想的规范制度，周制在中国历代政权建筑宫阙时都

被参考，只不过各时代宫阙的实际建置会根据王权和实际情况而有所不同，因此朝鲜时代初期的景

福宫也会根据政权和官僚机构的情况而设计。而在王权得以巩固之前，景福宫是为了适应儒臣所追

求的以宰相为中心的政治体制而修建的。

2. 定名与象征形式

另外，给宫殿建筑命名的时间是在为了纪念定都并庆祝新宫殿竣工而在宫阙内举办宴会之时，

当时，郑道传奉君王之命给宫、殿、楼、门等命名，他说，“宫阙为君王处理国政之地，也是万人景仰

之地，臣民均在此出入，因此宫殿要有庄严的制度和风格，名字也要尽显优雅之意，让听者印象

深刻，为之感动”，于是便给宫命名景福（出自《诗经·大雅篇》），燕寝名为康宁（典出《书经·洪范

篇》），东小寝为延生，西小寝为庆成（象征天地运行与万物生长的顺序），偏殿报平厅名为思政（典

自《诗经》、《书经》 ），正殿与其殿门名为勤政（语出《书经》 ），东西阁楼分别名为隆文和隆武（文武兼

〔图三〕 基于周礼的城墙规划想象图  《中国都城制度理论》 页150
1.应门  2.治朝  3.九卿九室  4.宫正·宫伯 官舍  5.路门  6.燕朝  7.路寝  8.王燕寝  9.北宫之朝  10.九嫔九室  11.女祝·女史 官舍  12.后正寝

13.后小寝  14.世子宫  15.王子宫区  16.官舍区  17.府库区  18.膳房区  19.典妇工 作坊区  20.内司服·缝人·履人 作坊区  21.服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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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午门则为正门（天子朝南能成就大业之意）
‹1›
。

那么，我们现在就根据建筑物名称的含义来探讨景福宫的布局原理，

我们可以发现，正殿东西两侧的建筑对称，其名称包含文武、日月、生成之

意，这也体现了儒教中的理念，认为一切均应顺应自然法则和秩序，同时

也包含了崇尚文武之意〔图四〕 。 这种儒教思想也体现在汉城都城的四大

门和位于中央的钟阁的命名中，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与东西南北中的五行

方位相对应。

儒教政治理念本身便是以圣君的理想统治为目标，而儒教经典则是精

心整理了这些理念，图说则是为了让人们更加容易掌握经典内容而加以图

解和说明，但这幅图说的样子与建筑群的布局图十分相似，朝鲜初期大学

者权近（1352～1409）在《入学图说》中将君王要想成就大业必须要具备的

素质和统治天下的法则用“洪范九畴天人合一图”〔图五：1、2〕 来说明
‹2›
。

另外，“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图六〕 则是根据“太极图”与“中庸章句”而描绘

了由阴阳五行组成的万物与人类心性合一的景致。

上面两幅图均收录在儒学教育的入门书中，因为这有助于人们了解儒

臣的思维方式。即，通过图说的方式，儒臣们能从左右对称的几何构图中熟悉儒学的基本理念，而

他们要将这些理念应用到宫阙建筑的布局或建筑的命名之中也并非难事。

由此可见，修建景福宫处处都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念。而景福宫修建后，宫内的勤政殿、内殿、

殡殿等都举行过各种佛教活动
‹3›
，后来还在原庙中设立了内佛堂

‹4›
 ，并且，一直到世宗八年以前，

勤政殿御座上都有真言装饰
‹5›
，这些都体现了佛儒教交替期宫阙的变化。 

‹1› 参考《太祖实录》，太祖四年十月七日丁酉条与《国译三峯集2》，页256－261。

‹2› 《太祖实录》太祖卷一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壬寅），花山君权近上书：“（中间部分省略）皇考桓王定陵之碑文由微臣

与郑摠一同奉命所写，开国功臣教科书之文也是微臣所修正，郊社、宗庙之乐章与定都、宫阙管理之文簿，也是微臣编撰和挑选，

虽然其文采稍显粗糙，但开国一事，其自身之美便足以流芳百世。”

‹3› 关于佛事活动的记载在朝鲜国王的实录都可以找到，如 《太祖实录》太祖五年四月丙辰，五年十月乙未，七年一月乙卯；

《太宗实录》太宗八年六月癸巳，十三年五月甲辰；《定宗实录》定宗元年八月壬子；《世宗实录》世宗元年十月己丑。

‹4› 《世宗实录》世宗三十年七月十七日、十二月五日条。

‹5›  《世宗实录》世宗八年十月癸酉条。

〔图四〕 新建景福宫的布局形式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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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1〕 洪范九畴天人合一图上  《入学图说》 〔图五-2〕 洪范九畴天人合一图下  《入学图说》 〔图六〕 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上  《入学图说》

三  勤政殿城廓的布局形式与意义

（一）世宗时期各设施的完善

太宗住在昌德宫期间，其居所并未搬到景福宫，而世宗即位三年之后便常常移御到景福宫，除

了对原来的宫殿加以修缮之外，还于世宗八年下令让集贤殿文臣为宫内的门和桥命名，这时定下的

门有弘礼门（勤政门前第二道门）、光化门（勤政门前第三道门）、日华门（勤政殿东廊夹门）、月华门（勤

政殿西廊夹门）、建春门（城墙东门）、迎秋门（城墙西门） 等，而建于锦川的桥则命名为永济桥
‹1›
。

景福宫城墙的最初修建时间为太祖七年（1398）
‹2›
，30余年之后世宗时期对城墙进行了修缮

‹3›
，

并给南、东、西三个方向的城门命名，正门的名称也由午门改为弘礼门，于是，原来只由宫殿和行廊

组成的景福宫也由此时开始具备了城墙和阙门，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宫阙。世宗九年（1427），外

廓也修建完毕，至此，景福宫的规模基本固定，并逐渐在宫内新增或维修各项设施，使之逐渐具备

了完善的法宫体制
‹4›
。

1426年（世宗八年）修缮勤政殿，1427年新建东宫，1428年修补建春门，1429年重建庆会楼和

‹1›  《世宗实录》世宗八年十月丙戌。

‹2›  《太祖实录》太祖七年七月庚子，另外《定宗实录》定宗元年（1399）一月庚寅记录显示城墙和外城均为新建。

‹3›  《世宗实录》世宗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景福宫城墙的东西两侧原本有十字阁，但阁楼开始倾斜，于是君王以此阁楼无用

为由下令废除。

‹4› 对于世宗时期景福宫修缮的意义，参考以下研究，金东旭：《世宗在朝鲜初期景福宫修缮中所起的作用》，《建筑历史研

究》 页12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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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殿。1433年修补康宁殿并新建了城墙北门神武门，至此，城墙四门都已完工
‹1›
。同年还在城墙

西北一隅修建了天文观测所简仪台。1434年4月弘礼门外的东西廊成为议政府六曹与各司入值和待

朝之处，另外，这一年8月还新建了报漏阁并对隆文楼和隆武楼进行修补。1435年9月在宫内设立

了铸字所。1438年在康宁殿西侧修建了钦敬阁，在建筑内部设立了仪象，这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

技术之一
‹2›
。1443年，宫内成立了谚文厅并创制了韩文。

1432年11月，为了将广孝殿和文昭殿合祀，按照五间的规模修建了新的建筑
‹3›
，1438年3月将

原来位于宗簿寺附近的璿源殿搬迁到文昭殿东北部
‹4›
。另外，1443年在后宫区域修建了交泰殿，这

也扩大了后宫的领域，该年4月还在宫内新建了尚书司与春秋馆，5月给各门命名
‹5›
。 1449年6月正

宫内有了康宁殿、延生殿、庆成殿、思政殿、万春殿、千秋殿等，后宫内则有含元殿、交泰殿、紫薇堂、 

趾堂、宗会堂、松柏堂，以及清燕楼等小室
‹6›
。其中，万春殿与千秋殿位于偏殿思政殿的左右两侧，

是为了辅佐思政殿而新建的小便殿，而在初建景福宫时将思政殿建于离寝殿区域较近的地方，由小

寝殿延生殿与庆成殿起辅佐功能，万春殿与千秋殿的分布是由这种布局形式变化而来的。因此，到

了世宗时期，寝殿区域与偏殿区域之间的区分已变得明显，虽然没有现存资料能向我们展示当时的

情景，但从英祖四十三年（1767） 之后所绘制的分布图来看，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世宗时期的法宫分

布形式。

（二）勤政殿月台栏杆石兽的分布形式与意义

1. 钦敬阁内部自击漏的形式与意义

世宗十四年（1432）开始制造简仪，六年之后成功制造出大小简仪、浑仪、浑象、仰釜日晷、日星

定时仪、自击漏等大部分仪象，这所有的仪器都设在景福宫的后院，据说君王在视察时指出存在的

缺点，下令先做出模型，再利用水的力量，使其自动运作。金墩（1385～1440）所著的“钦敬阁记”的

序文中，对修建钦敬阁的来历和仪器自动运作的意义进行了以下阐述。 

在千秋殿西庭院建一间小阁，糊纸为山，高七尺许，置于其中，内设玉漏机轮，以水

‹1› 《世宗实录》世宗十五年七月丙子，有上书称帝王的城墙一定要有四大门，于是决定新建北门，但北门的名称（由徐居正

命名）到世祖六年（1475） 八月二十三日才确定。

‹2› 《世宗实录》，世宗二十年一月七日壬辰。

‹3› 参考《东国舆地备考》第一卷，“京都篇苑囿条”， 《国译新增东国舆地胜览》（1），页201 。

‹4›  《世宗实录》 ，世宗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条，此时文昭殿已迁移至东北部。

‹5› 议政府和礼曹上奏的新的门名为报楼门（月华门外）、迎义门（迎秋门内）、东明门（东直房之门）、西明门（黍稷房之门） 等。

‹6›  《明宗实录》，明宗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晴烟楼为三殿（大王大妃·王大妃·王）合御之处，由于其过窄，为了避雨雪，

君王下令至承政院让其修建月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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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之，用金为日，大如弹丸，五云绕之，行于山腰之上，一日一周，尽见山外，夜没山

中，各随节气与天日合。

这段表述说明了该模型会随着太阳每日的转动以及节气变化而自动运作，这段场面描写也能让

人想起勤政殿御座龙桌后摆放的日月五岳图。而接着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钦敬阁记”的末尾这

样记述了该仪器的意义
‹1›
：

有了四神、十二神、鼓人、钟人、司辰、玉女等，所有机关均无需借助人力，仪器自

动运作，仿佛有神助之，在视觉上，日晷和漏水的运作过程与天之转动无异，此外，山之

四方根据“豳风”七月诗而造了四时之景，刻人物、鸟、禽兽、草木之形象，并依据气候和

节气摆置，体现了民间农事之苦。  

仪器依照气候和节气在山的四方造四时之景，并摆置了人物、动物、草木等雕刻，以便让君王了

解百姓耕耘之苦。那么，这里四神的位置和作用又是什么呢？ 

日下有四神，分别站在各自方位，均面对山，寅时一到，青龙面向北，卯时即面向

东，辰时朝南，巳时再回归西向，朱雀再转向东，轮流朝向的方位均与前面所示的相同。

四神分别负责一天不同的时间，例如青龙则负责寅时、卯时、辰时，时刻一到便自动改变朝向，

继青龙之后，朱雀则负责报巳時、午时、未时，自动朝向东、南、西。即，四神负责在东西南北方位告

知人们一天的时间，那么十二支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地面上，12个神将分别俯卧在所负责的方位，他们的后方均有小洞，这个小洞一直

是关闭的，子时一到，鼠神后面的小洞就会自动打开，玉女拿着时牌走出，老鼠从前面站

起，子时过后，玉女返回原位，神像后的小洞也会关闭，老鼠又回归俯卧状……每12个

时刻均如此反复。

该报时器根据12个时刻将神将和玉女分别摆在不同的方位，他们根据时间的不同而自动做俯

卧或站立的动作〔图七〕 。作为一种自动报时器，自击漏以农村为背景，将太阳的转动和时间的流

动用方位的方式告知人们，方便人们理解，同时，它也是能让君王在宫中常常想到百姓疾苦的视觉

‹1›  李肯翊：《纂述与制作》，载《燃藜室记述》第三卷“世宗祖故事本末”。在这本书中引用了金墩的《钦敬阁记》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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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勤政殿栏杆的四神像与十二支像也与自击漏有一定关联，在新建景福宫的记录中，并没有

月台栏杆或石柱像的相关内容，因此，栏杆石柱像的制作时间很可能不是在新建宫殿的太祖时期，

而是后来的世宗时期
‹1›

 。

3. 勤政殿月台栏杆雕刻的象征形式 

勤政殿与其他建筑呈回字型，各殿形成独立的区域，并成为维护王权权威与神圣的空间。复廊

形式的回字型建筑中，南侧勤政门左右为月廊通道；东侧一层为官厅，二层为隆文楼和带仓库的东

行阁；西一层为官厅，二层为隆武楼和带仓库的西行阁；北部为门朝思政殿的内帑库。其中隆文楼

和隆武楼意指文武的隆盛，是辅佐君王处理政务的重要建筑。勤政殿则是处理政事的正殿，为两层

建筑，建在高筑的双重月台上，这里值得关注之处便是月台石栏杆周围有石兽雕刻，这是该建筑的

象征形式〔图八〕 。 即，栏杆桥台上排列的四神与十二支像雕刻分布在代表政权中心的正殿周围，

象征着各神像随着时刻的不同而站立在不同方位，虽然这些雕刻不能像自击漏的神像那样会随着时

间不同而做出俯卧或站立的动作，但却以固定的姿势正面凝视着正殿，向人们展现了自击漏神像中

看不到的另一个景象
‹2›
。同时在视觉效果上也起到了启示君王的作用，提醒其应顺理明治天下，正

如自击漏的设计应该顺应自然循环的秩序一样，这也可以证明儒家官人阶级的天命观在月台的设计

上有所体现。

‹1›  《太祖实录》太祖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庚申）记，“正殿五间，受朝之所，在报平厅之南。有上下层越台，入深五十尺，广

一百十二尺五寸。东西北阶广各十五尺。上层阶高四尺，石桥五级；中阶四面广各十五尺；下层阶高四尺，石桥五级”。

‹2› 现在勤政殿月台栏杆的石兽雕刻在雕刻手法上并不完全相同，对此，有分析认为这些石兽雕像分别刻于朝鲜前期和末期

（Cho Eun－jung： 《小论19、20世纪宫廷雕刻》， 《韩国近代美术史学会》第5期，1997年），笔者认为最初雕刻的时间应为世宗时期。

〔图八〕 勤政殿月台栏杆桥台的神像分布〔图七〕 钦敬阁自击漏报时器信号传输和运作顺序 南文弦：《关于世宗自击漏报时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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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前面我们以新建景福宫的建筑布局、勤政殿月台栏杆的石兽分布以及文昭殿的布局形式三个例

子为中心，对朝鲜时代前期宫阙和原庙的建筑形式的形成过程中所包含的文化史因素进行了分析探

讨。朝鲜政权建立后，不仅在集权势力上发生了变化，在主导思想上也不同于之前的高丽时期，即

由佛教过渡到儒教，主导思想上的过渡又影响了建筑风格，因此，高丽时期的宫阙建筑与原庙建筑

反映的是佛教文化的一部分，而朝鲜时期的宫阙和原庙反映的则是儒教文化的一部分。

郑道传与权近等朝鲜初期的代表性集权势力排斥佛教，他们致力于整理儒教文化的精髓，并将

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理念和图说以实现王权政治为主题应用到帝王统治的建筑象征——景福宫的布

局上。世宗时期新造了日晷、水漏等各种天文和科学仪器，在此时期，自击漏也得以发明，自击漏

当中有综合了方位和时间的四神像和十二支神像，这些像也出现在勤政殿月台栏杆的雕刻上，从这

点我们可以看出，治理天下也应该像时空的循环一样遵循一定秩序的天命观、自然观均体现在宫阙

布局、勤政殿月台以及自击漏的设计上，在这些设计中我们已经看不到佛教的世界观。此外，朝鲜

初期在宫阙正殿或内殿中还曾举行法会，但到了世宗四年，这些都遭禁止，而且原来刻在御座上的

梵字文也被去除，在宫内已经感受不到崇尚佛教的氛围。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朝鲜时代前期的宫阙反映了政权和主导思想的过渡，而后逐渐

发展为体现儒教文化的建筑。但是，景福宫的布局形式和意义的对应关系却很难在昌德宫中看见，

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要回归佛教文化的意识并未完全消失，而影响建筑的主导势力，君王与集权

官僚阶层的文化意识也未能完全摆脱高丽时期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冯晶晶译，吴映玟校）

［作者单位：首尔市大学建筑学部；

译者单位：高丽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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